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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生迅疾在舞台边搭个台子，
堆起笑容：“坐那边儿欣赏吧，哎，小
心台阶。”

张大强心不在焉，时不时向外张
望，终于忍不住：“南军呢？”

死活躲不过去，周锐不得不承
认：“公司临时有事。”

这是很奇怪很勉强的说法，周锐
自己没法说服自己，底气自然不足。
赵勇端起酒杯，连忙敬酒打岔。雕虫
小技怎能让张大强分心？张大强咬咬
嘴角，歪头想想，喝完杯中酒，酒杯往
桌上啪地一放：“明天早上评标，少喝
点，唱首歌就撤，来，吻别。”

周锐摸出手机溜出包间，这个项
目事关重大，未来还要启动二期工程
覆盖整个北京，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
更重要？赵勇从包间出来：“大强脸色
不对，估计唱完《吻别》就要走。”

“先拖拖。”周锐把赵勇推回包
间。张大强极为不爽，将麦克风向桌
子上一扔，去衣架取衣服：“音响太
差，没法唱，走。”

赵勇才开了红
酒，慌忙站起来：“主
任，您喝一口。”

张大强穿上外
套，一语双关地说：

“明天招标，今天不喝
酒。”

赵勇凑到张大
强身边：“主任，我最
近遇到一件特郁闷的
事，您见多识广，帮我
分析一下。”

“中，你说。”张
大强用嘴角舔舔啤
酒，并不真喝，用河南
口音说。他与赵勇是洛阳老乡，有了
这层关系，唐南军才让赵勇负责这个
项目。

赵勇掏出手机，找出备好的短
信：“我女朋友刚发的，要和我分手。”

张大强来了兴趣：“失恋了？男子
汉志在四方，没事，就当放个屁。”

“我没来得及伤心，她又发来一
条。”赵勇拇指飞快按动，手机屏幕上
显示出来：“对不起，我发错了。”赵勇
唉声叹气解释：“她第一条是发给另
外一个男人，要和那人分手。”

张大强兴致更浓：“她脚踩两只
船？”

“我琢磨，就是这个意思。”赵勇
没有女朋友，这是周锐在网上下载的
短信，用来喝酒调动气氛，赵勇演得
有模有样。

张大强信以为真，与赵勇碰杯，
大口喝完：“兄弟，听我说，分手！”

赵勇趴在张大强肩膀上，揉揉眼
睛，仿佛擦泪：“舍不得啊，大学就在
一起，她还是我的第一次。”

张大强推开赵勇，气势汹汹指着
他：“你是男人吗？都给你戴绿帽子

了，还这么磨叽？”
“大哥，听你的，分手！”赵勇把

酒杯使劲一撞，咕咚将红酒干掉。
“中，哥往后给你介绍一个。”张

大强舔舔嘴唇，放下酒杯，仰靠沙发，
明显在等歌手田蜜唱歌。赵勇拎着啤
酒从包间里跑出来，叫来服务生，将
两百元钞票递过去：“给田蜜送个花
篮，来包间唱首歌。”

美女出马，马到成功，赵勇拉出
周锐，掏出五百元塞到他手中：“我陪
大强唱歌，你把小费给田蜜。对了，田
蜜对你有意思，看出来了吗？”

唐南军昨晚带周锐来这里开眼
界，实则踩点，熟悉环境，为今晚接待
张大强准备。田蜜歌好人甜，被请进
包间，陪着不会唱歌的周锐玩了一晚
骰子。赵勇也时不时凑过来请田蜜喝
酒唱歌。周锐反驳：“不对吧？赵勇，你
对田蜜腻腻乎乎，怎么扣我身上了？”

“怎么可能？你太单纯，这是什么
地方？夜总会！她们是什么人？小姐！
人家惦着你腰包里的钞票。”赵勇一

脸不屑的样子。
周 锐 没 时 间 琢

磨这事，躲到清净角
落，拨打唐南军手机：

“师兄，我是周锐，张
主任约出来了。”

唐 南 军 心 不 在
焉地应付：“我很忙，
一会儿打过去。”

周 锐 紧 握 手 机
坚持：“师兄，不行，大
强 就 在 包 间 ，就 要
走。”

“把那个田蜜请
来，陪大强唱歌。”唐

南军不待回答，挂掉电话。周锐收起
手机，猛踢吧台：生意都不做了，公司
还活不活？

田蜜卸去浓妆，换了衣服，极为
清秀地走过来：“谢谢花篮。”

“我的客人喜欢你的歌。”周锐把
小费递给田蜜，不敢正视她双眼。

“唱歌可以，不要你的钱。”田蜜小
心翼翼不碰钞票，走进包间，甜甜地向
张大强招呼一声，举起两杯红酒，右手
递给张大强，左手仰头喝下，酒杯倒
转，滴酒不留，“主任，敬您一杯。”

张大强不给赵勇面子没关系，不
给美女面子就说不过去，心里挣扎一
会儿，举杯牛饮，学着田蜜的样子反
转酒杯：“中，爽快，我也干。”

赵勇不想让田蜜多喝，把麦克风
递过去：“给主任唱首歌吧。”

“点首合唱的。”张大强将田蜜拉
到身边，“天仙配，像不像？”

张大强向田蜜抛个媚眼，扭着肥
腰，乌亮闪光的皮鞋踩着节
拍，开始歌唱：“树上的鸟儿
成双对……” 21

“其实老板您已经注意到了吧。
我也不能老以打杂的荣吉示人，还是
把真名告诉您吧。我是国威复权会
的总务，武井承久。顺便把干部的名
字都告诉您吧。我们会长叫冈野晋
一，副会长是杉岛丰造。给我好好记
住。不过，您的脑袋还能转多久，已
经很难说了。”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我早知
道总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胆子还不小……喂！问出野上
在哪儿没有？”他对同伴说。

“他还没招。”

“是么……门田啊，你可是杀人
犯啊。你在这里杀死了我们的同志
伊东忠介先生。我们又不能把你乖
乖交给警方……”

“你们要杀我吧？”

“法律规定杀人偿命，反正你也
难逃一死，我们就亲手了结你……话
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也不准备把
野上的行踪告诉我们了吧？”

“那是自然。”

“我们也不打算
骗你，即使你告诉了
我们，我们也不会放
过你。当然我们也不
准备拷问你。我们都
是绅士，想等你主动
回答我们。”

门田源一郎沉
默了。他没有说话，
只能听见他粗重的呼
气声，那“嘶，嘶”
的声音就像是煤气管
道漏气一样。

“我没什么好回答的。”

门田源一郎的声音开始发喘。

“够义气！”武井赞赏道，“决
心可嘉。可是我们绝不会原谅你。
你是杀死伊东先生的凶手。我们要
在这儿杀了你。要在伊东先生的英
灵长眠的地方，要了你的命！”

门田源一郎的呼吸，在一片漆黑
的车中发出了诡异的响声，听起来完
全不像是人类的呼吸声。

突然，那响声变得异常暴烈，就
像是三四个孩子在打闹叫喊一样
——那声音终于停息了。

纽格兰德酒店

轿车驶入横滨市内。今天天气
很好，路上人来人往。

“我已经好久没去过纽格兰德酒
店了。”久美子在添田身旁说道。今
天要和添田出来吃饭，久美子用心打
扮了一番。

事出突然。昨天晚上添田上久

美子家的时候，突然提出了去横滨的

邀请。他说，只有今天有空，请久美
子务必今天去横滨。久美子要上班，
本来还有些犹豫。可是行事谨慎的

添田昨天竟特别强硬。

“突然提出这件事，实在抱歉，还
请你明天一定请个假。”添田热情地
恳请道，“我想和你去纽格兰德酒店
吃个饭，然后四处逛一逛。”

添田让司机把车停在纽格兰德
酒店门口。

两人走进酒店，添田让久美子稍
候，自己先朝前台走去。

中年工作人员双手放在身前，鞠
了一躬。

“请问有没有一位姓凡内德的法
国先生住在这里？”

工作人员打量了添田一眼，问
道：“请问……莫非您是添田先生？
有人给您留了张字条。”

添田翻过信封一看，发现上面并
没有写名字。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
对折过的便笺纸。

致添田彰一：

如果你是来找凡内德先生的，那
就先来找我吧，我有
事相告。我住在 416
号房。不过还请你独
自一个人来。

泷

泷良精！他出
现了！

“ 凡 内 德 先 生
……”添田把便笺纸
塞进口袋，向工作人
员问道，“现在住在这
儿吗？”

“是的，不过凡
内德夫妇一小时前出

门去了。”

添田让久美子在门口稍等，自己
要去见一个朋友，便独自来到了四楼
的416号房。

没想到泷良精迎面微笑站在门
口。

“你来啦。”连他的声音都是那么
柔和，“我等你很久了。”

“我终于搞清楚了。”添田浑身都
僵硬了。

“我猜也是，我也不瞒你了。凡
内德先生就是他。你为了查清这件
事，也吃了不少苦头啊。”泷说道，

“而我一直在妨碍你的调查。我也有
我的理由。如果你现在还是以记者
的身份来见我，我就会一如既往地
挡住你的去路，可是我最近才知道
你是久美子小姐未来的丈夫……我
将把真相告诉即将成为野上家一分
子的你，而不是身为记者的你。”

添田吞了口唾沫。他感觉自己
额头上快要冒汗了，脑中一片空白。

“添田，他现在在观音崎，三十
分钟前去的，去在祖国的风
景中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
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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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
毛季慧

书架新新

小说小小

诗坛现代现代

笔随随

我做人有些懒散，很少在朋友间走动。
昨天中午给同在小城的一个朋友打电

话，熟悉的彩铃响了好久，有个女孩接了电
话。“请问李哲在吗？”我小心翼翼地打招呼。“你
找谁啊？”女孩反问。“我找李哲。”女孩似乎沉默了
一会儿：“你是谁啊？”“我是李哲的朋友。”女孩突
然哭了，声音哽咽：“我爸爸上周去世了，请你以
后别再打这个电话了。”我一下子惊呆了，有
些缓不过神来，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安慰了
女孩几句，赶紧挂了电话。

曾经鲜活的生命，曾经要好的朋友，怎么
说走突然就走了呢？晚上，我久久难眠。四
十来岁，犹如日当正午，不偏不正，不高不低，
朝霞已过，夕阳未至，成熟，练达，正值人生的
黄金期，可他却连一句话也没来得及留下，就
辞别了这火热的世界和深爱他的人们。

我知道人来到世上是偶然的，而走向死
亡是必然的。每天打开报纸、电脑，满是触目
惊心的关于生命的消息：洪灾、绝症、饥饿、暴
虐、谋杀、事故。面对苦苦挣扎的生命，我与
大多数人们一样，患了信息疲劳症，感觉有些
麻木。

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亲人，切肤之痛的感
觉才会十分强烈，有时不喊痛，不一定没感
觉，是痛太深，淹没了所有的回声。或许时间
可以淡忘一切，而人生恰似一次远足，重要的
是：在痛苦中学会微笑。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生活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正如古人说
的那样：“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漫长的
岁月里，顺境与逆境，得意与失意，快乐与痛
苦，无处不在，无时不困扰着我们。于是，生
命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印迹，生活里有
了无数声长吁短叹。遭遇坎坷，面对困境，我
们总是在利与弊之间取舍，在失去与得到的
交替之中前行、成长。

我望望窗外，人们熙熙攘攘，奔走在车水
马龙的街上，毫不在意多少生死曾经发生在
身旁。也许是太忙了，日新月异的世界，精彩
纷呈的生活，匆匆忙忙地学习、工作、研究，吃
喝拉撒住睡玩，柴米油盐酱醋茶，难得片刻的
宁静和安然。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的
生命只有一次，逝去了再也不会回来，那些平
凡的、不平凡的人们，他们曾在我们脚下的大
地上生活。他们哭过、笑过、爱过、恨过，拼搏
过，奋斗过，收获过，幸福过，也曾立下惊世伟
业，也曾一生碌碌无为，最终都化作脚下的一
堆黄土。

想想自己现在还活着，真是一件幸运的
事情。许多时候，我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虔诚地给所有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哪怕是
一句叮咛、一次微笑、一分关爱，这些或许微
不足道，不足挂齿，却让我觉得能够善待生
命，不负弥足珍贵的美好时光。

失去
马科平

翻书，写字，昏昏地睡
隔三差五地打扫房间里的灰
有时你也会把自己叫上阳台
望着天空，和风说话
与白云握手。很多时候
你会用两个名字，把自己分成我们
之后，在空房子里争论
言辞和造句。那时的房间里
忽然就暖和了许多。聊得久了
不免会因为一个相持不下的话题

让一个人突然躲起来
空房子还给时间。另一人
会像丢了爱情一样，满世界的喊
另外的自己。春天到了
燕子在窗台上，左右掂量了一番——
飞走了。你望着远方
视线在空旷里一点点消失

在葡萄园
秋雨拨弄藤叶，喊声
针脚般细碎。你回过头

妹妹被高出身体的书包拽着
惊讶如，草窠里晃动的蠓虫
好像一不小心，就能
把喊声还给草丛。你笑着
擦了擦，被雨水淋湿的相机
几只麻雀，从镜头里惊起
另外那些，在慌乱之中
躲进葡萄园，给藤枝加重着分量
你在高处站着，仿佛一片
暂时被雨水挽留的羽毛
竟然，没有一枚葡萄的重度
高出思想的秋季，让云层
在天空里，穿着尊重的夹袄
你望着远方，枝蔓
剪断细雨，嗒 嗒……
清洗着，果子的紫红色

前几年，有首“常回家看看”的
歌曲唱响了大江南北，让听的人尤
其是家有父母在外工作一族心中总
有些愧疚感。父母年岁大了，要的
不是儿女们物质上的孝顺，而是精神
上的一种情分。过去有言，叫娶个媳妇
卖个儿；还有民谣：小麻雀儿，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说的是最劣等的
不肖之子。像我辈，还不至于划到
这一类。无论如何，平常或年底总
要给父母一些钱物略表孝心。至于
常回家看看，确实做得不够。一年
里，能回去一趟两趟已算是了不起
了。而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用
母亲的话说“像掏个火一样”。

可是，有时候也真是无奈，虽然
工作忙是某种借口，但有时候还真
是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自己也
已年过半百，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儿
子要结婚，大小总得给他买套房，让
他有个安身处；女儿也一天天见大，
工作安排什么的不得不费心。有
时，禁不住就会联想到自己父母当
初为自己操心时是多少地不容易。
那年月不同现在，现在农民可以进
城打工，也可以在家养猪养鸡或做
生意搞副业，而那时什么都不让
干。谁家娶儿媳嫁女儿第一发愁的
就是钱。记得我结婚时，正赶上“文
革”年代，在队上干一天才8分钱的
工资。常言说：媳妇到门前，还得个
大牛钱。我又是家中长子，婚事又
不能太简办。所以，距婚期还有几
个月的时间，父亲和母亲就愁得唉
声叹气。每天晚上都在计算需要多
少桌，请多少客，每桌需要多少钱，
能收回多少钱，需垫多少钱。为此，
母亲曾在年前就买过一头猪仔，想

喂到我结婚时将猪宰了，留下一半
和猪下水，不但不操买肉的心，还可
换些钱来买其他。不料人算顶不得
天算，立秋不久闹猪瘟，那头近百斤
的猪就染上了瘟疫，打针灌药花了
不少钱也未能救活，最后只得很便
宜地处理了。算来算去，家中能换
钱的物件唯剩下一台缝纫机了。说
起那台缝纫机，还是前几年母亲养
一头猪买下的。我兄妹多，母亲缝
制的衣服鞋祙一直供不上穿，很早
就发誓要买一台缝纫机。赶巧那一
年我姨父在部队里提了干，他手下
有一个安徽兵，这个兵的父亲是公
社供销社的主任。那主任为能让儿
子在部队里有出息，就答应给我姨
父开后门弄台缝纫机。我姨父知道
了我家的困难，便让给了我们。安
徽临泉离我家有 100 多里地，我骑
着自行车天不明起程，到天大黑才
将缝纫机带回来。那年月是计划经
济，想买台缝纫机、自行车什么的必
须开后门。记得当时那台缝纫机平
价是 150 元，黑市价可卖到 300 多，
更何况我们那台机子是上海产的蜜
蜂牌呢！我一到家，就招来了四邻
的眼气，还有不少人要掏高价央求
卖给他们。我母亲坚决不肯，她说
她自己虽然不会用，马上女儿就长
大了。那一年我的大妹妹才十二
岁，为能帮母亲一把，到处向人讨教
缝纫技术，第二年就能用洋机子缝
衣服了。可现在为了我的婚事，又
不得不卖掉它。一听说我家的缝纫
机要卖，不少人来讨价还价，最后以
280 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军人家
属。母亲一再安排要保密，因为若
被上头发现，会以投机倒把罪论

处。钱被没收不说，还会拉人去游
街示众。

我讲这段往事的目的就是要说
明老人养孩子不容易。如果不孝顺
那可是坏了良心的。像我等人，给
老人钱是不成问题的，唯有这个常
回家看看很不易做到。一是平常事
忙，回老家像看“好期”一样；二是回
到老家，确实有很多不便。鲁迅说
过：故乡虽好，只是住不惯了。住不
惯的原因有多种。早些年是夜间没
电，厕所都是旱厕。现在虽然通了
电，但卫生条件改观不大，饭桌上蝇
子打不尽，夏天蚊虫“嗡嗡”叫。再
者就是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习惯了，
再换环境不适应。随遇而安并不是
一句话。为此，我每次回去，都要拷
问自己：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几十
年都没感到不适应，为什么进城之
后再回来就感到别扭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有时候父母
来城里，住不几天就要走。他们也
说住不惯，如厕不习惯，抽烟不习
惯，吐痰不习惯，出门上下楼不习
惯。我们回乡不习惯是嫌条件差，
他们不习惯反嫌条件好了太拘束、
不自由。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就这样存在着，谁是谁非，无人能评说。

掏心说，常回家看看并不是一句
话，就是回去了，也是任务性地走过
场，陪父母说一些怀旧的话，忆苦思
甜型的，今不如昔型的都有。每次
回家，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陌生的
地方也越来越多了。童年的记忆都
被现实无情地更换着，物不是人更
非，牵挂的只是过去，记忆的只是情
分。家乡也在忘记自己，再过几十
年，更少人认识我这个小老头儿了。

本书共分三卷，讲述了唐玄宗李隆基风
云变幻的一生。第一卷主要围绕年轻的李隆
基与韦皇后、太平公主等势力之间的权谋争
斗，讲述了李隆基从一个“纨绔子弟”成长为
一代帝王的艰险历程。第二卷主要讲述李隆
基如何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大展宏图，逐步实
现“开元盛世”的纵横捭阖的经过。第三卷主
要描写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晚期的政治生涯及
朝局乱象，展现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渐变过
程。

一幅波澜壮阔、纷繁多姿的帝王创业宏
图，绚烂多姿的开元历史画卷，以及王朝的兴
衰、储位的争夺、宫廷的爱情、嗜血的权谋、迭
起的兵变……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古村春晓（摄影） 郭巍然

娘的话一下子让菊花泪花闪
闪，她不知说啥好。

男怕走错行，女怕嫁错郎。菊
花就应了这句话。记得当初和阿俊
在姑姑家见面，俩人往那里一坐，呆
呆地沉默着。来了？来了。还是菊
花先开口。在家忙吗？不忙。问一
句答一句，不问就不吭声了，和机器
人一样得拨拨动动，乏味而无聊。
不到两分钟，她就从屋里走出来。

咋样？
我不当家，回来和爹娘商量一

下再说。姑姑是媒人，菊花不好当
面拒绝。一拃没有四指近，咱亲着
哩，我不向你，向谁？姑姑说，他家
里开着超市，还有两辆货车，一年就
是四五十万。你这事要中，算是掉
进蜜罐里了。

恁好，你咋不把表姐说给他？
菊花本想呛白姑姑一下，没敢把话
说出口。

刚到家，母亲又急切地问咋样？
不中，有些老实。菊花摇摇头。
娘说，实诚人，靠得住，能过一

辈子。长得怪好，顶吃顶喝？
我一辈子的事，你管得着吗？

菊花的话冲到了嘴边，又咽了回
去。娘有心脏病，不能情绪激动，得
悠着点儿……

新婚燕尔，嫂子的小孩就满月
待客，全家人都喜上眉梢。客人们
把小侄子抱了又抱，看了又看，不住
地夸赞这孩子长得帅气。阿俊却在
那里站着，像一尊泥胎似的不说

话。菊花有点尴尬，就对嫂子说：
“把俺侄子抱过来，让叔叔看看。”她
以为阿俊会把孩子接过去逗一逗，
亲一亲，没想到阿俊还站在那里，半
晌说：“喊我叔的人多着哩。”看起孩
子就是看起大人，嫂子脸一红，悻悻
地走了过去。

咋找了一个石狮子屁股？菊花
回到家蒙头大睡，两天都水米不打
牙，不吃也不喝。

阿俊问，咋啦，哪不舒服？
菊花不吭声。
阿俊去摸摸额头，也不烧。妈不

在家，他连忙到街上的饭店特意订做了
一碗酸汤面条。西红柿，红莹莹；绿
葱叶，像翡翠；薄面叶，透灵灵。菊
花的脸拉大长，头接着扭过去。

趁热吃吧，吃了就会好一些。
阿俊把碗端到床头柜上，说，人是铁
饭是钢，不吃饭会中？一碗饭七八
块，给扔掉了，多可惜。

可惜，你让老白毛来吃了吧。
老爷不稀罕！菊花不冷不热地说。

娘熬了一辈子寡把自己拉扯
大。自己窝囊，让60多岁的老娘也
跟着窝囊。太没面子了！阿俊心头
火起，蹦上去打了菊花一个耳光，骂
道，混蛋女人，给你脸不要脸。你嫂
子对你娘也是这样？

“呜呜呜”，菊花号啕大哭，那声
音呼天抢地，四邻五舍都听见了，围
在门口看。

你咋还是愣头青？狗改不了吃
屎！娘从外面走进来，用擀面杖打

了阿俊一下，你再梗脖子，我给你跪
下了……

这婚是非离不中！菊花铁了
心，住在娘家就是不回来，谁劝都不
听，就是拿绳子拴住日头也说不成
事。到法院跑了无数趟，那个叫春
雷的法官就是不判，说他在村里调
查了好多人，阿俊心地善良，是个可
以托付一生的好男人。钻牛角尖的
菊花听不进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
样，想着芷云的那个他，洒脱文静，未说
话先露出淡淡的笑容。桃花的那个他，
个子高挑，一脸白皙，是吃财政饭的。
还有花玲、翠翠都比自己的顺心。而阿
俊是实心眼儿，只会出死力，三棒子打
不出一个屁来……

浸泡在痛苦和烦恼之中的日
子，是那样漫长和难熬！

这天，菊花的哥哥得了急病在
医院，阿俊开车把她送过去，路上对
面一辆货车迎面闯了过来。菊花醒
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的病房里。
妈坐在自己的床头，说你只是受了
一点轻伤，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很
快就能出院了。

阿俊，阿俊呢？平时，阿俊就
像眼中的一根刺，见了，要多别扭有
多别扭。此刻，菊花竟鬼差神使地
问了这么一句。

他脑子出血，伤很重，一直昏迷
着，弄不好就成了瘫痪。妈说，交警
勘测了出事现场，本来吃亏的是你，
生死关头他把方向盘打向右边，你
才免此一难。

五雷轰顶。菊花的心一阵阵
地愧疚和感动：没想到，真的没想
到！这时，法院的离婚判决书送来
了，要菊花签字，她忽然改变主
意，大声说：“撤诉，我还嫁给
他！”

我还嫁给他
曹世忠

视线在空旷里（外一首）

东 伦

常回家看看
孙方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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